
2021年5月22日，甘肃省白银市，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上，172名参赛选手遭遇冰雹、冻雨和大风，最后有21人死亡，8人受伤。
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图：cnsphoto via Reuters/达志影像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记者 Wenxin Fan | 2021-10-15

“生死狂奔”：甘肃超级马拉松致21名选手死亡始末

在中国西北部举办的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遭遇严酷冷锋，致21人冻死在山路上。《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幸存
者，还原悲剧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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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马拉松 越野跑 WSJ 端传媒尊享会员 端 x 华尔街日报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

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

街日报》全部内容。

在一处海拔近2000米、岩石裸露的山坡上，周立婷和其他几名瑟瑟发抖的参赛选手挤在一起。他们不得不

做出决定：向上，下山，还是留在原地？

那是5月的一个下午，大风和冻雨席卷了在中国西北部举行的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部分赛段，让参赛者措

手不及。一些选手困惑而惊恐，已经掉头退去。

而有的参赛者正在向山上的下一个打卡点进发。其中包括周立婷的朋友文境——一名刚结婚不久的会计。

其余一些人则在原地等待救援，赛事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救援者将在一两个小时内到达。

那天下午接下来的时间里，这条96公里的山路成了现代体育史上最致命的赛道之一。 


来自蒙古的冷锋突至，气温骤降到零下5摄氏度，足以撕裂铝箔保温毯的阵风夹杂著冰雹。起跑时的172名

参赛选手里共有21人死亡。

几个月来，这场悲剧的伤亡规模让世界各地的跑圈人士倍感困惑。记者通过查阅官方调查结果、卫星数

据，并采访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还原了这场赛事组织有多么糟糕。即便明显存在危险时，赛事负责人在

行动或沟通上也十分迟缓。

准备不足的参赛者中出现了混乱局面；一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则在狂风袭来时慌乱

逃命，他们几乎没能获得组织者的多少帮助。即便在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选手们纷纷求救时，组织者也没

有正式叫停比赛。

许多选手躲在峡谷中。有些人试图寻找牧羊人的窑洞暂时避一避。还有一些人在走走停停中偏离了道路，

后来被找到时已死于失温。GPS追踪器的数据显示出他们最后的行动轨迹是何等混乱。他们中一些人佩戴

的运动手表记录了他们心跳渐渐消失的过程，那时距参赛选手发出最早的求救信号过去了几个小时。

该比赛的执行方是一家缺乏体育赛事专业知识的当地公司。据政府调查和参赛者的访谈，该公司允许参赛

者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参加山地比赛。根据参赛者的描述和调查记录，该公司在沿途派驻的救援人员太

少，而且绝大多数救援人员距离最危险的路段太远。尽管选手们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但组织者没能调动

救援力量。当他们要求当局展开全面搜救时，那21名遇难参赛者中的大多数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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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比赛的执行单位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及联合主办方白银市和景泰县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比赛后的第二天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该公司的共同所有人和主要经营者张小燕将悲剧归咎于大自然。

中国数字新闻媒体“红星新闻”援引她的话说，“这种天气很罕见，我们也没有预料到。”

当局说，比赛执行运营单位的五名相关人员因参赛选手死亡和竞标该赛事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被捕。 


该体育公司所有者的家庭成员和代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公司经营者张小燕的母亲将置评请求转给了张小

燕的弟弟们，但他们没有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张小燕是被逮捕的五人之一，记者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也

无法确定她或其他被捕者是否有法律代表。

超级马拉松指的是比42.195公里的标准马拉松更长距离的赛事，近年来人气爆棚。有些比赛的赛程甚至达

到150英里（约240公里），包含了穿越沙漠等地形的环节。根据最近发表在《荒野与环境医学》

（Wilderness & Environmental Medicine）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从2008年到2019年，在西欧各地举

办的山地越野跑赛事中，大约51人死亡，主要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和跌落。

中国当局之前放宽了相关规定，以至于缺乏体育赛事经验的公司也易于取得赛事运营权。根据中国田径协

会的数据，2014年至2019年间，公路和山地比赛的数量从51场增长到1,800多场。

国际越野跑协会（International Trail Running Association）前主席鲍勃·克劳利（Bob Crowley）说，

超级马拉松赛事的组织者必须在比赛沿途的关键地点派驻医疗和安全人员，如果天气变得危险，应该考虑

停止比赛。世界各地的越野跑选手对黄河石林比赛在恶劣天气来袭时没有暂停感到惊愕。“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有人把运动员送到野外去，”他说。“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2020年8月14日中国甘肃省白银市，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山路鸟瞰图。图：VCG via Getty Images

预警信息 


在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的前一天，一则天气预报说会有中等风力等级的风。然而，当晚10点左右的新一

则预报说将出现大风。该地区的天气向来多变；2018年该项赛事的首届比赛举行后一天，当地出现了降

雪。

前几年举办该项赛事时天气炎热，参赛者们抱怨他们被迫带了太多用不上的衣服。因此，今年执行方决定

不强制选手携带冲锋衣和中间层衣物，尽管他们还是必须携带铝箔保温毯和可以发送S.O.S.求救信号的

GPS追踪器。

5月22日比赛当天，起跑线上，上一年在该赛事中获得了第四名的舞蹈教练周立婷与朋友文境一起跳到空

中。在本报记者看到的一段影片里，她们看起来都很亢奋。两人都穿了长袖衣服和长裤。而大多数选手只

穿了短裤和背心。

上午9点，官员们在一个塑胶背景墙前的讲台上打响了发令枪，背景墙上戳开了几十个三角形孔，用来释放

阵风对墙面的压力。

黄河石林赛被认为是中国超级马拉松赛事中最容易的之一，总爬升高度不到3,000米。 


50岁的张凤莲在附近兰州市经营一家诊所。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靠卖菜贴补家用，她在山里长大，

小时候常在山里奔跑。她渴望于规定时间内完赛，赢得1,600元人民币奖金。

“她喜欢山，”张凤莲的一位跑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另外，“她也需要钱。” 


周立婷、文境和张凤莲在前15英里的比赛中并肩作战，这一段大部分是下坡或平路。上午10:30左右开始

下雨。



大约40分钟后，他们到达了九个打卡点中的第二个，这里位于黄河边海拔约1,300米处。接下来就是长达

8.5公里、曲折爬升近千米的山径，直至3号打卡点。25岁的文境加快了速度。

两年前，文境在公路上勉强能跑10公里。但很快她就能跑得更远，她在雨天跑，晚上跑，在山路上跑。一

天晚上下班后，她穿著裙子跑了13公里。

35岁的周立婷跑龄要再长一年。她喜欢越野跑的刺激。她说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飞翔的鸟，跑的时候心里什

么都不想。

随著天气恶化，冰块砸到她们的脸上。上午11点30分左右，她们看到一名男性选手穿著短裤朝山下跑去。

文境跟周立婷说，她打算完成比赛。她们继续前进。

省政府的官方调查后来显示，早在上午11点50分，就有选手发出了求救信号，但赛事组织者没有回应。 


组织者在中午12点30分前还有一次叫停比赛的机会，当时在赛道上距离起点24公里处的2号打卡点出现了

更多选手遭遇麻烦的迹象。

邓晓冲曾是一名宠物店老板，他在周立婷和文境之后冒著冻雨抵达2号打卡点。他后来在博客中写道，自己

的手在抖，组委会提供的泡面在叉子上晃动，这是失温症的早期迹象。

附近，一些参赛者已经撤到停著的面包车里，退出了比赛。 


邓晓冲说，他听到工作人员朝著对讲机大喊，试图劝说他们的老板停止比赛。 


但邓晓冲被告知，比赛将继续。他决定挑战下一赛段，前往3号打卡点。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前进，毕竟比

赛仍在继续。3号打卡点距离起跑点约32.5公里，海拔超过2,200米，处于整个赛程中第二高的位置，那里

没有面包车或水。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仅有两名志愿者，他们负责为选手计时。



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上，172名参赛选手遭遇冰雹、冻雨和大风，多名参赛者抱团取暖。网上图片

抱团取暖 


等周立婷来到2号和3号打卡点之间海拔约1800米处时，她已经被风吹得快要站不稳了。 


她看见一些参赛选手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她用手捂住一名女选手的腿，试图为她取暖，因为这名选手说她

已经出现了失温。然而在寒冷的空气中，周立婷的牙齿不停打颤，她的双腿也快要抽筋了。

名参赛选手拍摄 影片 有 受伤



一名参赛选手拍摄的影片显示有人受伤了。 


此时，只有一名蓝天救援队的成员来到参赛者身边。他是此次赛事签约的39名急救人员之一，他们驻扎在

沿途的部分赛段上。他拿出了自己的工作服，据一些参赛选手说，他还拿来了一张野营篷布，他和选手们

都蜷缩在这块篷布下。蓝天救援队是中国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救援机构。

在救援人员拍摄的两段影片中，一名北京的参赛者穿著长袖上衣，躺在另一名参赛者怀里，似乎已失去知

觉，他的两只鞋都掉了，前额也在流血。还有一名选手口吐白沫。

周立婷知道，在超级马拉松中出现失温并不罕见，她自己在以前的比赛中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眼下，她

越来越担心。她有了退赛的念头。

她看到张凤莲和文境还在往山上跑，此时距离终点大概还有68公里。周立婷知道，她也要动起来才行，这

样才能让身体暖起来。但问题是，是往山上跑，还是下山？

她心想，自己可以在下一个打卡点退赛，因为按照她的估算，向前跑到下一个打卡点比退回上一个打卡点

更近，于是她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和她结伴上山的人。

对来自新疆的选手杨云峰来说，继续向上的决定不合逻辑。当时杨云峰正在救援者带来的篷布下冻得瑟瑟

发抖。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询问有没有人和她一起继续上山。他大喊，上山的路太远了。他无法确定

在呼啸的风声中，她是否听到了他的喊声。两小时后，他退到了山下的安全地带。

“那会儿又冷，又危险，又可怕。”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求救信号 


官方调查显示，到下午1点时，已有更多参赛者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和电话发出了求助。其中一人还报了警，

于是警方离开赛事起点，前往施救。

上山途中，59岁的白酒公司老板郭世远与另一名向他求助的选手一起走到一处峡谷中避冻雨。他们都发出

了S.O.S.求救信号。根据服务供应商对该系统的描述，这些信号都应出现在赛事组织方用来监控比赛的电

脑上。但郭世远说，四个小时后，没有救援者前来。风渐渐变小后，他们慢慢返回到安全地点，沿途共发

现八具尸体。郭世远说，他们检查了每具尸体的心跳和呼吸，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体征。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到我们的求救信号。”郭世远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说。 


作为跑圈中的老将，蒋力带领一群人下到了另一处峡谷。其中就包括张凤莲，蒋力在一篇博客中回忆说，

张凤莲在一名选手怀里哭了。蒋力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由于未能在上山途中找到窑洞躲避，这群人只能选择下山。“我们那时也顾不了许多了，逃命要紧了。”蒋

力在博客中写道。

根据蒋力的描述，他在山坡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中包括一名得过冠军的女选手。他看了看手表，正是下

午1点40分。这时他发现，张凤莲不见了。

下午1点后，周立婷决定继续上山，前往3号打卡点，与她一起的还有另外几名参赛者。多亏了智能手机上

提前下载的地图， 一行人穿行在浓雾中，才没有彻底迷路。

途中，其中一些人放弃了上山，掉头下山，只有两人还跟著她。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窑洞，一位牧民正

在里面生火。

这是3号打卡点附近的几个山洞之一，但只有少数几名幸运的选手找到了这里。有一位牧民最终救了六名参

赛者，他还在路边发现了两名参赛者，但他们已经没了生命体征，这位牧民无能为力。

2021年5月23日中国甘肃省白银市，极端寒冷的天气导致白银越野跑比赛的参赛者死亡，一名男子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图：
cnsphoto via Reuters/达志影像



响应机制的疏漏 


官方调查显示，作为赛事主要执行方甘肃晟景的创始人，张小燕在当天下午1点56分才首次采取行动，此

时距离第一位选手发出求救信号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而且GPS追踪信号显示，许多领跑选手的行动轨迹

已有一个多小时没怎么动了。目前尚无法确定组织方是否收到或注意到了求救信号。

张小燕是当地的一名企业家，依靠印刷业务发家，后来她与丈夫共同创办了甘肃晟景，并发起了这项赛

事。他们雇了自由职业者来参与赛事运营工作，与此同时，夫妻俩还将横幅广告位出售给赞助商。在2018

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张小燕表示，她本人也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她想让其他人领略家乡一带的山野风

光，同时也希望助推当地经济。

在张小燕的要求下，蓝天救援队召集成员向山上进发。政府调查显示，那时已有14名选手因急性失温死

亡。

黄河石林大景区的一名负责人蒙彭森在采访中说，张小燕在下午2点16分时给他打电话，请求提供一辆四

驱车和一些保暖衣物，因为有些选手受了伤，而且很冷。黄河石林大景区是此项赛事的联合执行方之一，

负责提供后勤支持。

他说，张小燕不停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到了，声音听上去很著急。中国媒体财新最先报导了蒙彭森的

经历。

一上山，蒙彭森和张小燕就开始向参赛者发放棉大衣。蒙彭森独自继续往山上走，沿途他看到三名选手面

朝地倒在地上。他们已没有了呼吸。后来，他返回时看到张小燕和一群参赛者抱在一起取暖。“她看上去很

害怕。”蒙彭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说。

蒙彭森所在单位是此次赛事的协办方之一，也正是该单位批准了这场越野跑。事后，他与其他数十名官员

均被革职。蒙彭森说，他的职责是授权赛事的运营，他和其他人并没有参与活动安排的细节工作。

下午三点，赛事执行方终于向政府求援。那时，至少已有18人遇难。后来，张小燕夫妇及其他三人被捕。 


继续前行 


周立婷在洞里烤干了身上衣物。她怀疑救援人员可能不会很快到达，于是决定前往4号打卡点，她知道那里

有车可以送她回去。



下午4点18分，她经过3号打卡点时，两名穿著厚衣服的志愿者在一旁为她加油，他们显然还不知道有些参

赛者已经死亡。

接受采访的选手说，在4号打卡点，工作人员似乎尚未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周立婷说，他们给她端来了牛

肉汤，但始终未曾提及有人死亡的事。总共只有四名选手跑到这里。看著剩下的约58公里赛程，周立婷决

定继续前行，全然不知此次比赛已经酿成了何等悲剧。那时，天气已经好转。

“没有人叫我停下来。”她在与《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我以为大家都是安全的。” 


到了晚上7点，组织方已联系上大部分选手，但仍有33人失踪。消防员、警察、矿区救援者和武警也带著

搜救犬和各种设备陆续抵达。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即晚上8点40分时，周立婷一路跑过了赛道上的6号打卡点，这时她才被拉到一辆面包

车里，并被告知赛事已经停止，有些选手遇难了。

周立婷惊呆了。回到酒店后，她没有见到文境的踪影。她不断刷著一个可以追踪选手GPS定位的网络地

图。地图上显示文境所在位置的一个小点静止著一动不动，那里距离3号打卡点约1.6公里。

当晚，消防人员在当地村民、搜救犬和一架直升机的协助下展开了彻夜救援，第二天早晨，人们确认了文

境死亡的消息。上午9点10分，救援人员找到了最后一具尸体——那是来自兰州的参赛者张凤莲。

周立婷说，之后的日子里，她时常因为悔恨自责而哭泣。她在一篇博客中写道，要是当初自己和文境待在

一起，她也许就不会死。根据文境的父亲向《华尔街日报》提供的数据截图，文境的运动手表显示，下午

两点后不久，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周立婷还说，另一名参赛者看过她的博客后告诉她，他也感到很内疚，因为在文境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曾

想帮助她下山，但那时他自己体力不支，不得不放弃。

周立婷说她在比赛过程中从没有考虑过生死的问题。她说，“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就在鬼门关前。” 


英文原文：‘Ran for Our Lives’: How the Deadliest Ultramarathon Claimed 21 Runners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deadliest-ultramarathon-claimed-21-runners-yellow-river-stone-forest-china-11633282937

